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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中国首条生命危机干预24小时热线“400-161-9995”

死神敲门时的“生命守望者”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

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

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麦田里的守望者》

线下干预
才有机会“治未病”

大量的数据及案例，证实

自杀干预的防线需要不断前

移，而且尽可能在现实中发现

自杀者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并

尽早进行面对面的干预。

“线下干预”成为思考的

重点。

安徽“希望 24”的负责人

张先生最近正在忙着招募志愿

者，再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心

理剧出现在基层学校及社区的

舞台上。

“取名叫‘小丸子剧团’，

这将是一部志愿者表演的心

理剧，形式不像讲座那样呆

板 ，内 容 会 更 活 泼 ，寓 教 于

乐。”张先生说，切入点小，受

众面广，才更容易引起认同。

张先生说，通过公益剧团

演出、全国公益讲座的方式，

融入到基层社区及学校。

5 月 9 日，安徽省心理危

机干预委员会成立，期间，一

些公安干警将成为专业危机

干预团队培训对象。“公安部

门是直接处置第一现场的当

事人，通过危机干预培训，让

他们也有机会掌握基本的干

预方法。”

目前，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面临的困扰是，如何让更多的

人知道热线的存在。

据悉，我省设有两个坐席

同时接听电话，如果两部电话

都占线，电话将自动转接到其

他省份的“希望24”热线，跨省

接听，争取不让一个电话漏掉。

“ 从 目 前 掌 握 的 资 料 来

看，平均一个月能接听到五六

百个电话，但以外省居多，本

地不太多。”张先生分析，除了

宣传推广力度原因外，还是有

很多人不了解热线，不愿意袒

露真实想法。

其实，负责接听电话的志

愿者必须具备国家二级、三级

心理咨询师资质，经过统一培

训后才可上岗。“如果其受训

资历、背景不合格，就会影响

热线咨询的效果。”

“我们不会指责哪一方，会愿意

听你的倾诉，再根据实际情况，带

着你一起去分析，带着问题去解决

问题。”只有这样，才让求助者觉得

“有人跟他（她）站在一起”。

话锋一转，“改变求助者的认

识”，释放压力，缓解顾虑。

还是那句老话，当局者迷。

这也是一种“说话”的技巧，当

求助者释然时，就会告诉自己，“这

根本不算什么事儿”。

“危机来临时，应该有人来挽救

他们的生命。”2012年，发起人林昆

辉在上海建起了中国第一条进行生

命危机干预的“希望24”热线。

安徽“希望 24”运作半年来，也

曾有轻生者打来电话，“从萌生自杀

念头到实施自杀过程中，会有很多求

生的机会，如果求助者在最后一刻还

能想起去倾诉，就表明他想活下去。”

在志愿者看来，这也透露了一个信号，

“就看有没有人愿意拉一把。”

“没有一个自杀者的心理不是矛

盾的，他们在自杀前需要得到提醒。”志

愿者在生与死的边缘做一名“守护者”，

就一定要想办法规避轻生的念头。

“我们就是让求助者离死亡更

远，离现实更近。”张先生说，通常

想要轻生的求助者，都会在半夜来

电，出现情绪失常，甚至直接表明

要自杀。

“第七级就是最高等级，说明到

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很有可能会随

时自杀轻生。”张先生说，当务之急

就是劝导化解，降低等级。

在那一刻，志愿者都知道，求助

者已陷入一种与外界断了联系的状

态，“非常容易想不开。”

如果电话那头的人出言关心，

感情细腻，了解明白你的苦衷，一

步一步把求助人的情绪“往回拉”，

危险等级就不断降低。

“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特

别高。”张先生坦言，也有一些抑郁

症患者会拨打热线求助，一般都是

情绪起伏波动大，希望有人去倾诉。

“大家都知道苦的滋味不好受，

但如果注意力被转移，把苦说出

来，是不是一种更好的发泄方式

呢？”志愿者也认为，及时疏导和有

效干预，可以让很多徘徊在死亡边

缘的人，不会走向冷漠的“网络直

播”自杀，也不会向一群陌生人或

是根本帮不上忙的朋友，去诉说和

表达死亡。

转换环境有助于摆脱痛苦，恢

复心理平衡。

挂断高危来电后，志愿者会在

10~20 分钟内，再进行电话回访，

“更多是关心的问候，看看求助者

情绪是否好转了。”

从不主动提前挂断电话，让对

方知道，有个人在牵挂着。

心理疏导被称为“温柔的精神

按摩”，通过心理医生的劝导、启

发、安慰和教育，能使当事者的认

识、情感，意志、态度、行为等发生

良性变化。

但“话疗”陪同只是短时间打消

自杀的方法，只要念头在，随时都

可能变成自杀行动，所以不能讳疾

忌医，要积极安排治疗。

38名志愿者和24小时热线

河南信阳，距离合肥有近6个小时的车程。

在当地一家医院上班的刘丽，根据排班

日期表，平均每个月都要自费往返合肥一趟，

不是旅游，也不是探亲，只是为了接听电话。

她是安徽“希望24”38名志愿者之一。

这个电话有点特殊，特别是接听的那一

刻，对方或泣不成声，或是歇斯底里地抱怨，

或是倾诉，甚至是长时间的沉默，再逼出几

个字眼：“我想自杀”。

“很有可能一坐就是一整天，楼下就是

商业区，但不敢望一眼，生怕漏接了一个电

话。”刘丽说。

这个电话在北京、上海很“火爆”，通常

都会在夜里响起，虽然“落户”合肥也有半年

时间了，接听量却有点不愠不火。

“是不是我们本土的幸福值比较高呢？”

情况并没有想象那么乐观，今年3月中旬，合

肥庐江路一宿舍楼，一名女子杀害6个月的孩

子后，割颈自杀身亡，经调查，女子患有严重的

产后抑郁症；4月22日上午10时许，合肥东二

环莱茵河畔花园小区北门某单元楼，一名出

生仅有40天的女婴被患有抑郁症的母亲从

17楼扔下，不幸当场身亡；5月7日凌晨，1名

34岁中年女子，因患有抑郁症，深夜驾车出

门四处乱撞，最后来到医院顶楼跳楼身亡。

要立即判断电话风险等级

“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回家没人倾

诉，整夜睡不好，怎么办？”“在单位被领导批

评了，这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要骂我？我很

失落。”“我有抑郁症，我想得到家人的关

心。”“我觉得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大家好像

都跟我断了联系。”

隔三岔五，电话都会响起，来电主要涉及

的问题有夫妻情感，亲子关系，失恋，失眠，职

场压力，学习压力等等，接听热线的志愿者则

会根据内容，立即判断并划分风险等级。

志愿者接听一个电话平均时间要三四

十分钟，多的有1个多小时。

“说话也是一门艺术，就看你如何去劝

说。”安徽“希望24”的负责人张先生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19岁少年曾鹏宇曾微

博直播自杀的经过，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有网

友劝慰、报警，有网友嘲笑、不屑。小曾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说不想死，但已无力回天。

“我们受过专业训练，对于求助者的倾

诉，有一套应急的预案。”张先生称，最重要

的目的是达到与求助者的“共情”。

要让求助者感觉有人跟他站在一起

从不主动挂电话，20分钟内会电话回访

□星级记者 张敏

“400-161-9995”，这是中国首条生命危机干预24小时热线“希望24”的电话号码。去年11月份，安徽“希望24”开线，刘丽（化名）

就是38名志愿者中的其中一员，这个志愿者团队中，有各行各业人员，有大学教授，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心理咨询师，也有公安民警。

他们是专业心理工作者，把自己比作“守望者”，守候在电话这头，应对随时可能在深夜打来的求助电话，咨询内容从情感、求职

受挫、人际关系困扰、生活困顿、胸中苦厄无处倾诉，甚至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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